
青年胡乱指路将的哥骗进小道
昨日，记者在省立友谊医院五官科见到病床上的瞿

师傅，他才从阵痛中醒来。据了解，其额、面部多处划伤，

当晚一共缝合了三十多针才止住血。

得知记者采访意图后，瞿师傅强忍着病痛缓缓道来：

“我开了十多年出租车，当晚8点多钟，这两人上车时，我

就有些奇怪，怎么两个人都不约而同要坐后排？开始以

为是为了聊天方便，但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瞿

师傅说，上车后，其中一人称要去磨店工业园一带，具体

位置还暂时不清楚。

瞿师傅驱车一直驶到大路上。“过了桥后，朝前面经

过三个红绿灯，然后左拐。”一人终于发话。瞿师傅照办，

但等过了红绿灯后，该青年又发话了：“不对，你要调头，

往回开，到302路公交车站牌。”瞿师傅注意到，在指路的

同时两人不停地张望窗外。

“右拐，到里面的胡同里……”青年有些语无伦次

了。“你到底要到哪？”瞿师傅耐心询问。“嗯，好吧，就在

前面，没多远了。”出租车驶到一个三岔路口边，然后瞿

师傅按照指引又直行了 200 米，过了一不知名的村庄

后，瞿师傅终于忍不住问道：“到底是在哪，再往前开就

没路了。”

两青年沉默一下后，称继续朝前面的小路开，马上就

到了，此时这条黑漆漆的小路离灯火稀少的村庄越来越

远，瞿师傅只知道这里是火车东站附近，路很窄，只能勉

强通过一辆车。

“到了！”听了此话后，瞿师傅停稳车，低头看了一下

计价器，22块钱。靠近车右门的小青年先行下车，但前

脚才下车，车内的另一青年趁机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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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晚 8 时许，的哥瞿其兵照常开起了夜班

车，将客人送至百盛广场附近的巷口后，两青年男子坐

上了他的出租车。“去磨店工业园。”之后一路上两人一

声不吭，当车子驶入一偏僻乡村小道时，两人露出了凶

相，一人死死地勒住瞿其兵的脖子，逼其交出营业款。

瞿其兵情急之下将油门一踩到底，一边和小青年搏斗；

一边在小路上以 S 形线路一路碰撞，最终一头冲下落

差约四五米的陡坡，车毁人伤，两青年最终也分文未得

落荒而逃……

夜遇抢劫 的哥猛踩油门狠斗劫匪
车辆冲下落差约四五米的陡坡，劫匪分文未得捂伤逃窜

21岁小伙看病时晕倒在医院

瞿师傅瞬间就被撞懵了，好半天才回过神，头、面部鲜

血直流，双手也使不上劲，而后排的小青年也被撞得够呛，

“哎哟哎哟”几声后，打开车门往外跑。

瞿师傅伸手要去抓他，但根本使不上劲，车门也因

严重变形而无法开启。“另一人也跟了上来，搀着他跑

了。”瞿师傅说，两人分文未得，很快消失在夜幕下。

瞿师傅很久才将车门撞开，之后顺着陡坡艰难爬上

路面，并拨打了居住在附近的内弟电话，并告诉了出事

地点和事由。内弟开车寻来，抱着倒在血泊中的瞿师傅

一路疾驰到医院。“伤者面部有多处不规则损伤，伤口较

深，缝合了三十多针，已经脱离危险。”医生说，瞿师傅的

颅脑并没有损伤，但仍须留在医院继续治疗。

瞿师傅说，自己开车十几年了，怎么也想不到会遭

此劫难：“当天出车晚，营业款加在一起就七八十块钱，

但腰包里有刚取出的2000元现金。”

当晚，辖区刑警队进行笔录询问。据了解，当时车

上的男子可能已受伤流血，因为在逃跑的线路警方发现

了血迹，并非瞿师傅所留。“车上的男子没有拿刀，但不

知道先下车的人有没有，两人20多岁，操本地口音，个头

不高。”目前，辖区警方正在调查处理此案。

劫匪分文未得落荒而逃

受伤的受伤的瞿师傅瞿师傅（（右右））和沾满血迹的衣服和沾满血迹的衣服

星报讯（唐俊秋 朱蕾 记者 张崴）昨日下午，一小伙子独

自来到安医大一附院皮肤科检查伤口，可是刚到医院，他就

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

昨日下午4点，记者来到安医大一附院皮肤科。“小伙

子看上去挺正常的，就是走路时感觉脚底下没根，谁知道他

突然晕倒在地，怎么叫都没反应。”一名护士说：“看到这一

幕，我们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随即掐人中、量血压，医院

医生和急救医生立即对其进行急救，把能用上的急救措施

都使了出来，很快小伙子慢慢恢复了意识，随后120急救车

将他送到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随后，记者又赶往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告诉记者，小伙

子已经苏醒，没有任何病症了。随后记者在三院大门口看

到了该小伙。小伙子说，自己姓熊，21岁，老家在贵州，当天

是去安医看病的，至于怎么到了三院以及刚刚发生的事情

却一无所知。

在和小熊的对话间，记者发现，他的颈部被一个纱布包

裹着，腿上、脚上都有血迹。小熊说，这是前几天自己拿啤酒

瓶砸的，因为自己是一个没人关心的人，没有朋友，没有亲

人，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只有疼痛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你的父母呢？他们现在在哪里？”记者问道。“不知道，

好久没和家人联系了，手机也没了。我有老婆，还有个孩

子，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了，好伤心。”小熊说着眼睛都红了。

“我一定会混出个名堂，路就在脚下，我要找回所有的

爱！”当记者离开时，小熊在记者身后大声喊道。

“后面那个人没有付钱的意思，一下子冲上前，用胳膊

勒住我的脖子。”一时间瞿师傅无法反抗，而先前下车的小

青年则绕上前准备进入驾驶室。

“不能让两个人都靠近我，万一有刀我就麻烦了。”幸

好车没有熄火，且挂在一档上，瞿师傅没等车外人靠近，

立即将油门踩到底，车在狭窄的小道上狂奔，后排的人见

状渐渐松手，欲夺方向盘，瞿师傅拼命与其在车内厮打，

而先行下车的小青年则在车后猛追。

瞿师傅事后回忆称，当时只顾着跟对方厮打，没法看

路，但一直踩着油门不放。“车跑了两三百米，前面有一个拐

弯口，我无法把握方向盘拐弯，连人带车冲了下去。”瞿师傅

说，乡村道路路基两侧是落差较大的陡坡，出租车径直开

去，直接冲下，一头栽进了坡底，车头严重变形，自己的额

头则重重磕在挡风玻璃上，玻璃全碎了，割伤了脸部。

的哥猛踩油门冲下落差几米的陡坡


